
古文字学是一门以铸刻或书写在遗物、
遗迹上的先秦秦汉文字及其所记录的上古
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兴交叉学科，
也是一门事关文化传承的冷门绝学。与一
般学科相比，古文字学人才成长周期更长、
培养难度更大，合格的古文字学人才要具备
多学科的知识和能力，而古文字学自成为独
立学科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一直没有
一部成体系的、能够反映研究进展和学术前
沿的教材。“40多年前我读本科时用的是油
印教材。”刘钊说道。

120 万字、历时 4 年，由复旦大学出土
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著、中西书局出
版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程》，上个月在

上海首发。这是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
域第一部研究生综合教材，填补了长期以
来该学科教学缺少科学性、系统性教材的
空白。

教材由中心13位教师集体编写。章节
编写充分发挥学者的治学与教学优势，在教
材的编撰过程中，每位编者并非“闭门造
车”，而是充分沟通交流。4年来，刘钊带领
团队召开多次会议，让编者们互相审稿，互
相校对，提出意见，审慎修改。

中心教师们将日常教学科研中一以贯
之的严谨态度投入编撰过程中。在编写《商
周金文选读》章节时，谢明文老师多次校对
书稿，精益求精，数易其稿。不独是文字方

面的字斟句酌，在配图的清晰度等细节方面
也不断完善，力求尽善尽美。

“可以说，这部教材是我们中心近年来
坚持‘有组织科研’打造的一个精品。”刘钊
说，中心的各位教师都期待着，在课堂上使
用复旦自主编写的教材，并随着教学科研进
展而更新修订本书相关内容。同时，期待这
部教材为全国古文字专业教学与人才培养
贡献复旦力量，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支
撑，为传承中华文明注入不竭的动力。这是
复旦编写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材“三部
曲”之一，面向中小学生的科普教材、“强基
计划”古文字方向的细化教材也已经在编撰
中。

要说中心的“有组织科研”，还有一项是
被列为复旦大学文科标志性成果的于2014
年出版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3年
前启动修订工作，修订版即将于下个月正式
出版。在普及学科学术方面，中心与中西书
局联合申报并获国家社科基金首批普及项
目立项的《出土文献里的中国》也已经在编
撰中，力争通过立足于大量的考古出土实物
与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典籍，深入发掘出土
文献与古文字中蕴含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
值，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中的具体实例讲好
中国故事。

刘钊一直认为，在传递中国声音、塑造
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上，古文字理当是

“传播先锋”。对早期文明探究是所有人类
的理想和追求，古文字搭载着优秀中国传统
文化，它本就是一个最便捷、最恰切的纽带
和桥梁。

这个毕业季，对复旦大学中国语言
文学系2020级本科生彭若枫来说同样意
义非凡，作为古文字学首届强基班的本
科生，通过转段考核，她将自今年9月起
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继续读研深造。自国家2020年启动“强
基计划”以来，中心进一步优化学科体
系，完善课程设置，新增11门本科课程，
在科研实践中培养创新型一流人才，重
视培养本科生作为古文字人才储备军的
使命感。

在中心陈剑教授、蒋文副研究员共同
指导下，彭若枫的论文《据海昏侯孔子衣
镜铭重思“博学而笃志”之义》获2023年
首届中国人民大学“树人杯”未来古文字
学者学术征文大赛一等奖。这一成绩对
本科生而言，已为不易。

“博学而笃志”出自《论语·子张》，也
是复旦大学校训中的一句话。彭若枫在
论文中重新探讨了“笃志”的意思。根据
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孔子衣镜铭“博学而
孰（熟）记”这一新材料，再结合前人研究，
彭若枫认为，相对于“笃定志向”这样的流
行解读，将“笃志”理解为“专注、切实、持
续地进行记忆”更为合理。对彭若枫而
言，这次学术锻炼让她愈发拥有去探寻更
深之处风景的那份笃信。

《荀子·劝学》有云：“无冥冥之志者，
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
功。”一席话，照见在复旦老师们的身上，
形成了共同的从容气质。这也让00后的
彭若枫明白，做事必先静心。她期待，在
古文字的世界中探索遨游，悉心解读每一
片泥土中的秘密，探索汉字的起源和演
变，将古老而常新之文化久久传承。

学术的传承正如生命的延续一样，一
代代连绵不断，传承流淌。

“刘钊先生是我硕士、博士阶段的导
师，是我学术道路上的领路人。”黄博，90
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
心 2020 级博士生，在这个繁花簇拥的 6
月迎来毕业，即将赴清华大学开展博士
后工作。

黄博本科就读于吉林大学，被刘钊广
博深邃的学问深深吸引折服，下定决心报
考研究生。2017年，黄博来到复旦大学
读研。他的第一个震撼是，老师们的办公
空间十分吃紧，中心却专门辟出了一间自
习室，自习室里给每一位硕博研究生留有
专属座位，不用去图书馆抢座，超强资料
室就在身边，如此优渥的学习环境，没有
理由不好好潜心学习和研究，黄博当即就
立下目标。

黄博说，前辈老师就像一盏盏指路明
灯，看着老师是怎么做的，心里面就会激
起力量，想要成为那样的人。在黄博身上
发生过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他总能时

时想起，常常对照。“先生重视基础，常引
用古文字学家于省吾的名言‘不怕慢，就
怕站’，告诫我们要有耐心打好基础。就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来说，基础便是古
文字形体的掌握。我曾领教过先生深不
见底的基本功。”

记得有一次，中心为了感谢一些老
师，决定赠送刘钊主编的《甲骨文常用字
字典》一书，黄博带着书和名单请先生在
扉页写明“某某先生/女士惠存”一类的
话，刘钊看过名单后，当场将他们的名字
用甲骨文刷刷刷地写了出来！

“我当时目瞪口呆，有点难以置信，但
更多的还是脸红心跳，因为自己实在差得
太远。”黄博心想。钦佩、震撼之余，他暗
下决心，一定继续打牢、夯实自己的基础，
努力向先生看齐。

“言传身教”一直是复旦大学出土文
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生生不息的传承。

“裘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生人，刘老师是
50年代生人，陈剑老师、蒋玉斌老师等是
70年代生人，张传官老师等中心的青年老
师多是80年代生人。我想，这就是所谓
的传承和赓续。”黄博说，只要心里是热爱
的，古文字学就是热门学科，值得用一生
奔赴。更何况，这份热爱只会在前辈的感
染、同伴的鼓励、中心的团结氛围下，与日
俱增，始终给予着后学向上攀登和超越的
勇气。

黄博的兴趣点在甲骨学和殷商史。
在博士后阶段，他希望自己能在文字考释
方面做出一点成绩，也希望能继续深入殷
商史的研究，找到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特
点，揭示更多的闪光处，看到更多优秀传
统文化熠熠生辉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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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层，有一个实体研究机构。每到深夜，自习室里总还亮着灯
光。站在楼下仰望，这道常常通宵不熄的灯光被称为“光华楼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也是几
代学人的一脉学风，始终充盈着自强勤奋的蕴意。

这里是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由我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域权威裘
锡圭先生于2005年率团队成立。如今，刘钊教授任中心主任，率领团队沿着裘锡圭先生开辟
的道路继续前行。“绝学”不绝，代有新人。今年9月，已通过转段考核的复旦大学古文字学首
届强基班的本科生也将成为最新血液加入中心进一步深造，努力用古文字拼出中华文明的绚
烂图景。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绝学”不绝 代有新人

古文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主要包
括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在人类文明
发展史上，语言文字连接古今，对历史文化
的延续与传承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一片甲骨惊天下”，甲骨文的发现，把
中国信史向前推进了约1000年。

释读甲骨文，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了解汉
字的过去，勾勒汉字的历史发展进程；另一
方面可以解读甲骨文所负载的传统文化信
息，并进一步发掘其中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
值。一次次的发现，常常会成为复原历史、
解读中华早期文明的一枚枚重要“拼图”。

“我们现在已知的甲骨文单字有大约
4000个，但是现在认识的只有1000多个，
还有2000多个不认识。如果我们不好古、
不敏求，就没办法认识这些字，也就没办法
通过这些字了解商代的历史和文化。”刘钊

说，我们对古代所有的认知都来自古
书，通过古书中的文字来实

现的。

然而，跨越千年时空，要想做到对一个
古文字的“完全考释”，是极难的事情，但这
恰恰又是古文字学中最基础的工作。陈寅
恪先生曾说过“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
化史”，学界也曾有“释出一字，好比发现一

颗新的行星”的比拟。为了研究
一个字，学者们常常需
要解释一串字。需要
调用毕生所学，兼用

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综合知识背景，
不坐冷板凳、不下大功夫，确实很难取得新
突破，也正应了“一字千金背后，是一生穷
经皓首”。

刘钊以他考释的“役”字讲起故事。甲
骨文用“役”为“疫”。按《说文》的解释，

“疫”从“役省声”，声符一样，所以“役”可以
借用作“疫”。历朝历代各种疫病很多，文
字的记录和流传里，就藏着古人对疫病的
认知和态度。

即使到了今天，研究、考释的过程对刘
钊来说依然充满神秘感。“缝隙里寻找线
索，一步步论证驳难，最后解决问题，行过
千山万水，眼前豁然开朗。这一刻，你就是
这个字在今世的知音。”刘钊说。

如今，破译一个甲骨文最高可获10万
元奖金的活动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今年1
月11日，中国文字博物馆时隔6年二度放
榜，入选第二批征集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的
共5项。其中，中心的陈剑教授和谢明文研
究员分别荣获一等奖和二等奖，加上首届拿
下“一字10万元”的蒋玉斌研究员，中心成
为目前获得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奖最多的
科研机构。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教师团队中，18名老、中、青成员接续奋斗，
扎根“冷门”，钻研“绝学”。他们埋首于甲
骨、青铜器、竹简木牍、帛书等出土文献，致
力于从中发掘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一步
步揭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秘面纱。

“中心里，最值得一说的必是裘锡圭先
生。”刘钊说，裘锡圭一生从事出土文献与
古文字研究，把学术研究视同生命，不仅著
作繁多，也是近几十年考释重要古文字最
多的学者。裘锡圭今年已经90岁，但是依
然每天工作不辍。在助手协助下，虽然视
力极度衰退、几乎双目失明，却依然完成了
超过9万字的学术文章。

“身体原因，裘先生之前还动过一次手
术，在手术前一刻，他还心系学问探究，几
乎是被医生和师母合力按到了手术台上。
术后卧床不能动，他依旧不肯休息，坚持用
平板电脑听经典古籍，反复揣摩体悟文本，
为写文章做准备。”一谈及裘锡圭，刘钊的
感佩之情便油然而生。

“裘先生是我见过事业心、责任感最强
的学者，我也从来没见过比他更严格要求
的人。早年，很多人都怕见先生，到先生家
门口就会汗流浃背，两腿筛糠。如果书读

得不精，先生定会直说‘你还是不要读了’，
但他的学生就是在这样严厉的训导下一步
步成才。对自身，先生亦是极其严苛，他的
文章总是不停修改到付梓前最后一刻，出
版后一旦发现可改进之处，他还要改。”刘
钊回忆道。

刘钊说，裘锡圭历来强调“一切以学术
为依归”，他常提治学要有三个精神：实事
求是；不怕苦、持之以恒；在学术问题上，对
己严格对人公平。如今，这三个精神已经

在年轻人的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一切以学术为依归”，表现之一就是

在学术上人人平等。裘锡圭在和他的弟子
陈剑教授讨论问题时，70后的陈剑有时会
说：“裘先生您说得不对。”外人听到或许会
惊愕，这在中心却是常有的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裘锡圭的言
传身教下，勤勉刻苦的学风接力传承。现
在，中心18位研究人员中，70后、80后有
13位，是团队的研究主体和中坚力量。其
中8位在中心读博后留校工作，他们当初在
中心读书时，经常会通宵读书讨论问题，他
们之间一句默契的“通吗？”就是互相征询
要不要一起熬通宵。

“如今，我们更主张科学作息，但这种
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也让彼此凝聚成
一个学风相近、互足互补、团结激励、比学
赶超的研究集体。”刘钊的眼里满是欣赏与
期待。

“在做学问这一点上，裘先生始终是
我们的榜样，始终在教育和感染着我们。”
在刘钊看来，裘先生是团队的“学术核心”
和“精神领袖”，他树立的扎实求真的学风
勉励着后继学人，将继续指引着大家攻坚
克难。

其人 一切以学术为依归，治学要有三个精神

裘锡圭

其学 连接古今，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与文化

刘钊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程》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其用 塑造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

■青声说

90后黄博：
古文字学这门学科，值得用一生奔赴

黄博

00后彭若枫：
在古文字的世界中，悉心解读每一个字的奥秘

彭若枫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合影。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